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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茶话东坡
孟 瞡

春至人间四月天， 正是采茶
好时节。 春风荡漾，吹绿了茶山；
春雨淅沥， 浸润了茶园； 春花秀
丽，装扮着茶乡。

多日困顿家中， 百无聊赖之
际，打开手机微信朋友圈，看到大
家上传了许多茶农炒茶、 制茶的
照片， 满屏生机勃勃的绿意令人
顿时精神一振， 仿佛隔着手机屏
幕就能闻到茶叶的淡淡清香。 赶
紧去买今年上市的新茶尝尝鲜 ，
好一解身心之乏。

择阳光明媚之日，正襟危坐，
烧水、温杯、泡茶，轻抿一口，望向
窗外，春意正浓。

神游间，思绪仿佛轻飘到绿意
葱嵘、云雾缭绕的大苏山中，想起
了鼎鼎大名的苏东坡。 一千多年
前，他曾在贬谪黄州途中游览大苏
山净居寺，并留下了“钟声自送客，
出谷犹依依。 回首吾家山，岁晚将
焉归”的诗句。历史的见证，就留在
现净居寺残存的房屋中一块明代嘉

靖年间的断碑上。 “吾家山”就是指
大苏山，苏轼在这儿吟诗作文，品茶
访道， 曾与好友黄庭坚共同游览佛
教天台宗祖庭净居寺。 此时距离受
“乌台诗案”牵连、贬谪黄州已有四
年，苏轼正值盛年，精力充沛，却因
仕途失意而备受身心煎熬。 在依依
惜别、前路茫然的时候，他似乎把大
苏山看成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宋仁宗嘉五年， 苏轼凭借
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考出了破
纪录的好成绩， 名动京城。 可谓
“春风得意马蹄急”，进士及第后，
他奉旨到凤翔县做官， 踏出了仕
途第一步。 起料形势随后发生了
戏剧性地转折，被贬官至黄州、儋
州等地， 开启了颠沛、 失意的人
生。 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中，他处变
不惊，乐观豁达，早已锤炼出了一
颗通透强悍的心灵。 无论境况多
么糟糕，他都可以从容不迫，泰然
自若，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找到平
衡， 从众多爱好中收获心灵的慰
藉。 无论做诗填词，还是书法绘画，
他都独树一帜，在为官做人的哲学
以及儒释道等学术理论上也造诣

匪浅，尤其是他的生活品味和审美
趣味，给后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丰厚文化遗产。

苏东坡爱喝茶，留下了颇多赏
茶品茶的诗句，充满了各种耐人寻
味的细节。 比如这首《汲江煎茶》：
“活水还须活火烹， 自临钓石取深
清。 大瓢贮月归春瓮，小杓分江入
夜瓶。 雪乳已翻煎处脚，松风忽作
泻时声。 枯肠未易禁三碗，坐听荒
城长短更。 ”把月夜下汲水煮茶的
细节刻画得惟妙惟肖，如临其境。

一片小小叶子， 在热水中升腾
翻转，酝酿出甘苦交织的口感，仿佛
人生的浮沉尽在杯中。 在百折千转

的人生中，是随波逐流，还是自成清
流，皆取决于个人的判断和选择。

苏轼少年时就接受了良好的

家庭教育， 文学基础打得十分扎
实，后来人生中又经历特殊环境的
一定历练，积累了稳固的声望和地
位，造就了伟大的品格。 一杯上等
好茶亦如此， 只有经历了风雨，熬
过了冬去春来，才能从苦涩中品出
其沁人心脾的回甘。

信阳毛尖是信阳茶类的佼佼

者。 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茶
圣”陆羽便在《茶经》中写道：“淮南
茶光州上；义阳郡（今信阳河、平
桥一带）、舒州（今安徽舒城）次；寿
州（今安徽寿县）下；蕲州（今湖北
蕲春）、黄州（今湖北黄冈）又下。 ”
层叠的梯田，葱郁的茶山，朦胧的
云雾， 是茶树最喜欢的生长条件。
茶农们用日复一日的辛勤劳作和

代代传承的炒茶工艺，才造就了信
阳毛尖“细、圆、光、直、多白毫、香
高、味浓、汤色绿”的独特风味。 苏
东坡曾称赞：“淮南茶，信阳第一”。

信阳毛尖作为家乡名片，早已
香飘海外。 随着国内消费升级，人
们真正需要的，恐怕不再是“柴米油
盐酱醋茶”，而是“琴棋书画诗酒茶”
的“茶”。一杯好茶背后的故事，一定
有博大精深的茶文化作其精神内

涵，恰如苏东坡其人，在历史的淘洗
中，已经成为经典，成为传奇。

姨 妈
七 滴

小的时候，我们依赖的是父母兄弟姐妹这个
主体，大了之后，当我们自己亦是成熟的主体并
开枝散叶的时候，会和曾经的主体关系弱化，再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根系会越来越广，而随
着维系亲情的老人纷纷故去，脆弱的分支亦枯萎
断裂。 这就是人一生中的亲情写照！

我的大姨， 她曾被我认为是父母双方亲戚里
最亲的亲人，因为她每次来我家都像一个长者，兜
里总会装着糖果或花生以满足我们期待的目光，
然后再一刻不闲地帮忙清理院子屋内的杂乱，嘴
里也会以一种家长的口吻嗔怪我妈的慵懒。

那时的她很像是妈妈娘家的代理人，妈妈对
她也是无限依赖。 她们姐妹俩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个性，她高挑好看，能干而坚韧。 母亲则矮胖
寻常，做事拖沓。 （与身体有关，母亲有眼疾）所
以姨妈对母亲的态度既有恨其不争的无奈，亦有
长姐如母般的怜爱！

姨妈住在离县城三十多公里的乡下山里，她
有四个儿女，我的那些表姐表哥都遗传了姨妈高
挑的身材和秀美而帅气的五官，姨爹不善言辞，
我懂事起他们已经是分居状态。 我曾在姨妈家
住了大约一个月左右， 他们分居在不同的房子
里，彼此不说话。 彼时几个表哥表姐也都各自成
家，对于父母的现状也是爱莫能助。

老两口的茶园和田地也是分开的，但姨爹每
次见到我还是很亲切。 姨妈做事非常麻利，谷雨
之前，她每天都很早起床，做好饭菜之后才叫我，
乡下的蔬菜实在是新鲜美丽的可爱。她炒的鸡蛋
和莴苣，土鸡蛋的灿黄和莴苣的青翠窝在白色的
盘子里，无任何人为点缀，就是一幅色彩鲜明的
静物画。

谷雨前后的茶叶行情相差很大，茶农们必须
得加快速度。 有大片茶园的就会雇人赶工在那
几天争取多采摘，姨妈家的茶园不多，虽只有她
一人，但手脚麻利的她还是能完成。 脑海中印象
最深的是在夜里，忙碌一天的姨妈就着昏暗的煤
油灯揉茶炒茶，边忙碌边和我说着话儿，她的动
作快捷而有条不紊，神情满足而充满希望。

因为离城远，又没有其他交通工具，姨妈赶
集都是步行。 天还没亮时她就背着新茶步行十
多里山路赶往镇上，卖完茶之后再带些日用品回
去。 哪怕是到县城她也是很少坐车，一个人步行
到街上办完事之后再到我家。

姨妈的晚年多少有点不堪，姨爹逝去之后，
姨妈被人蛊惑加欺骗， 和一个老鳏夫另组了家
庭，随之表哥表姐和她断绝了往来，姨妈也在那
人的怂恿下跟着做起了假文物的事儿。 被人追
责之后，刚强的姨妈自觉无颜面对亲人，离开老
鳏夫又恢复了一人一世界的生活，她身体硬朗，
又勤劳，就自己租了间小屋在市场做点儿小生意
维持生活，倒也能自给自足。

彼时我母亲早已去世，姨妈进城都是到大姐
二姐家，还和从前一样，她从不空手，每次都会带
点儿零食或礼物给孩子。有时她会留在姐姐家里
吃饭或住宿，大多都是来去匆匆。 她还是一如既
往地把对我母亲的爱护倾注到我们头上，说话的
语气依旧如昨，只是，我们都大了，随着维系在我
们之间的血缘关系的母亲离去，我们对姨妈也没
了小时候的那种依赖和期盼！

有次我坐车回家，路上见到满
头白发的姨妈， 她背着一个
装着东西的口袋， 清瘦如
昨，脚步矫健。 她穿着干
净的土布棉衫，宽松的
麻裤，自做的布鞋，竟
有种仙风道骨般的清

奇。 我的眼睛一热，不
禁叫了一声姨妈，她并
没听到我的声音，我急
急地打开窗户， 车子却
一 掠 而 过 …… 没 多
久， 就传来姨妈出车
祸的消息 ！

桃花潭水三千尺
徐生力

疫情没能阻止人们正常的学

习和生活。 待在家里，我有更充足
的时间和精力，除了耕云种月外，
照顾小外孙准五岁的泰恒， 和他
玩耍。 同时，辅导幼儿园老师在微
信群里布置的写字、背诗作业。

“不对！ 不对姥姥！ 处处闻啼
鸟，不是去去闻啼鸟。 ”姥姥初中
毕业， 工作后尽管在信阳学了点
侉话，“鬓毛衰”了，光山话的底子
却“乡音无改”。

小外孙我们没怎么教他 ，从
电视幼儿动画片里已经被普通话

潜移， 夹杂着童音的标准话尽管
不太清晰， 已完全脱离了我们一
家人的家乡话的土气。

清明节前一天， 女儿从单位
截图， 发来老师布置的背诵唐诗
作业，第二天要视频给老师。 我于
是给小外孙领诵 “清明时节雨纷
纷……” 她姥姥在赶面条， 听我
把“杏花村”的“花”读为 “法 ”音 ，
叫我莫误导了孩子。 越往普通话
靠，越不像话，急得我没了主意。

小家伙要是横起来， 谁也没
法。 只要说给杨老师打电话，立马
好了，天生的怕老师。 不一会儿，
他听了妈妈打来的电话更是心

急。 “我背不好，那怎么办？！ ”一吵
闹， 我也乱了方寸。 小孩突然断
片，更不配合了。 姥姥说：“那我们
三个一起来吧。 ”小孩说：“好，我

们转圈背。 ”如此，他才愿意接上
我们领的诗句。

姥姥方记得，接孩子时，他们
在幼儿园里， 老师叫他们手拉手
地绕圈朗诵 “白日依山尽 ”，以为
是做游戏，原来是背诗啊！ 看来，
教小孩背诗，也得有技巧，把孩子
的兴趣点充分调动起来。

学校还没宣布开学 ，在家玩
游戏中 ，偶尔从他嘴里溜出 ，“人
之初 ，性本善……”，似猴子掰玉
米般 ，“幼不学 ，老何为 ”，几句后
又放下了 。 我便从手机百度出
来 ，领他往前背 ， “玉不琢 ，不成
器……”妻儿说我的记性咋这好？
我说：“手机帮的忙。 ”年近花甲，
完整的记住唐诗， 没有超过小外
孙会的那几首。 我给他们说，我就
止于幼儿园的水平。 上了小学的
话，我也奈何不了他。

清明后，老师又布置了背李白
的《赠汪伦》。我对上次教小孩有了
一点经验。 “李白……”“———乘舟

将欲行，”“忽闻……”“———岸上踏

歌声”，一前一后，我领他背。 几个
回合后，他也能将就下来。

不过放开了，一到第三句，不
提示，他冒出“借问酒家何处有”；
提示了 “桃花潭水……”，下面他
接“———三千尺”。 总是逃不出前
几天背的 《清明 》，和此前幼儿园
教的《望庐山瀑布》的影子。

如我给人写苏东坡 《大江东
去》，写着写着跑到毛泽东的《沁园
春 》去了 。 因为 ，里面的 “江山如
画”，变成了“江山如此多娇”，同收
音机换了个波段，戛然变调。

姥姥最听不过我变不过来的

“花”的发音。她抢着领读，“桃花潭
水……”，孩子接了还是“———三千

尺”。 我说，“多了两千尺”，小家伙
反应快，“一千尺”。 他的发蒙是从
数字开始的，对数字敏感。 我和姥
姥笑了，他也敞开大笑……

我给他说 ， 赠人感情厚用
“深”，“深千尺”。描写瀑布则是长，
用“三千尺”。 我问他，理解不，他
哼了下。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
诗也会吟， 看来古人默化真的有
效。很快，他能完整地将诗背下来，
叫姥姥赶紧录视频。

近年， 回归传统文化上来，吟
诗填词在社会悄然兴起。我也跟着
附庸，杜甫的头、李白的尾、王维的
身，颠来倒去嫁接过来，“偷”了不
少组合成我的诗句。朋友们把我也
当个诗人看，闲了同我聊诗。 说明
老来对于诗词韵味，我才有感觉。

作为儿童，模糊就让他模糊，
在诗词历史的天空中 ， “桃花潭
水———三千尺”，任意穿越吧。 小
孩子从小把诗词当儿歌唱，大了自
然诗到用时不恨少，从传统文化枝
里，相信会嫁接出新鲜的果子。


